
羌语语音演变中排斥鼻音的趋势
黄 布 凡

一种语言的语音演变常受一种趋势所左右
,

这种趋势在一个时期内
,

能影响在一定条件

下的一个或几个音素朝相同的方向演变
。

羌语固有词中鼻音音素的出现频率较低
,

通过方言

和亲属语言比较
,

我们推断羌语在历史上某一时期内曾出现过一种排斥鼻音趋势
,

这种趋势

表现在前置音 后面的鼻音 口音化和古鼻冠音脱落两方面
。

前置音 件 后面的鼻音口音化

在羌语与藏缅语族大多数语言有对应关系的词根中
,

我们找到能测拟其 古 声 母 为
“ 气 十 鼻音 ” 的词根有十多个

,

其中大部分词根的声母是
,

少数是
。

一

这些处 于 前

置音 后的鼻音
餐 和 铃 在羌语北部方言中都 口音化了

,

在南部方言中一部分还保留奔

音性质
,

一部分也 口音化了
。

先看下列词根声母的对应关系

这里用以比较的北部方言的代表点是黑水县麻窝话和茂县峨口话
,

南部方言 的 代 表 点

是理县桃坪话
。

藏缅语列举了与羌语较接近的嘉戎 金川
、

道孚
、

却域
、

扎坝 ①
、

普米 九

龙
、

尔苏 九龙
、

贵琼
、

木雅等语言和各语支中有代表性的彝 喜德
、

景颇
、

载瓦等

语言以及反映古藏语和古缅语语音面貌的藏文
、

缅文 均用国际音标转写 等 ②
。

表一

鼻子 鼻涕 七 穗子

羌 麻窝 二 ⑧ 二 ‘

峨 口 口 口 夕。 夕 口。

桃坪 玮 , 护‘ 玮 仕 “ 一 。习 “” 。 , ,

可

① 道孚
、

却域
、

扎坝等语言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部分藏族居民所说的不同于藏语方言的 “地脚话 ” 藏

语叫
。

道孚语分布于道孚
、

丹巴
、

新龙
、

炉霍等县 , 却域语分布于新龙
、

雅江
、

理塘等县 , 扎

坝语分布于道孚县的扎坝区 又称 “ 扎堆 ” 和雅江县的扎麦区 、 这 所说的 “ 扎坝语
”

与陆绍尊在 《扎巴

语概况 》 《民族语文 》 年第 期 里所说的 “扎巴语 ” 互不相通
,

差别较大
,

不是一种语 言
。

陆绍

尊所说的 ‘扎巴语 ” 与 “却域语 ” 基本能通
,

似为同一种语言
。

② 本文所用却域
、

普米 九龙
、

尔苏 九龙
、

贵琼等语言材料为王天习同志所记录
, 、

缅文转写为

戴庆厦同志所提供
,

谨向他们致谢 羌 峨 口 、

嘉戎 金川
、

道孚
、

扎坝
、

木雅等语言材料为笔者所记

录
。

其余材料皆引自各有关语言简志
,

因篇幅所限
,

不一一注明
。

③ 这里只比较有对应关系的词根
。

没有对应关系的前缀
、

后缀或语素都加括号
。

如 了 的

是一个语素
,

是 昌 “ 头 ” 的缩简形式
,

与 ” “ 舌头 ” 、 “穗子头
”

中的 为同一语素
。

非同

源词都不列入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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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

嘉戎

道孚

却域

扎坝

普米

尔苏

贵琼

木雅

彝

景颇

载瓦

缅文

金 川 川 舀

玮

玮

九龙 县 ‘’ “

九龙 ”

卒 云

县

舀 川

玮

各 日 早‘

梦

仆

玮

昌
‘

且

玮 玮

扭 多

玮 ‘

玮

不

县巨

杭“
仪

芳

羌 麻窝

峨 口

桃坪

藏文

。习

心脏

。 。 ‘

尤

玮 习

斑 冬

各 一县

县 气

玮。

早 ‘

即
尽

白天

移

‘

仆

‘ 县 ‘

‘ “

牛鼻圈

口‘ 。名

口

嘉戎

道孚

却域

扎坝

普米

尔苏

贵琼

木雅

彝

景颇

载瓦

缅文

金 川 舀

舀 一县。

九龙 ” ,

九龙

昌 日 斑

玮‘ 已

丁 丁 ”

昌玮八 一擎

项
‘ ’ 口

侣以日

自主

不 自主

习 习

。

舀

习 一 一

县 县

,

”

史

争

。

色

且

工
‘

玮 , ,

巨 ‘ 且 ‘

习 , ‘

·

县 多

习

表一中有复辅音语言的声母对应如下

藏 玮 玮 缅文 五 嘉戎 昌 道孚 玮 玮 却域 昌 玮 了

扎坝 冬 早 昌玮 一县 玮

由于藏缅语族语言分化的年代久远
,

分化的时间有前有后
,

而分化后各语言又有 自身的

特殊演变规律
,

再加同一音素所处的语音环境不同 如邻接音素和在词中的音节位置不同

等因素
,

以上同源词根的声母对应关系并非整齐划一
。

但其基本辅音大多是鼻音 或 玮 ,

个别的是
,

大多数声母鼻音前有个擦音
。

嘉戎语除了 “ 嗅 ” 以外
,

所有的词根声母 都 是

舀 , “ 嗅 ” 的词根可能与藏缅语不同源 嘉戎语马尔康 话 的 “嗅 ” 是 。朋习 明 部 ,

· 、

下



长

金川话的 习 习 可能是 习 明 部 脱落塞音后第一个 习 移位的形式
。

藏文除 ’白

天 ” 外
,

其余词根声母都是 或 仆
,

价 的愕化
,

但是 “

怕 天 ” 的词根
,

嘉戎
、

道孚
、

扎坝等语言的声母都有前置擦音
,

由此可推测远古藏语 材 的声母也有前置擦音
,

但到藏文创制时期词根 吩 中的 气 已脱落
。

检查其他语言也是如此
,

如果表中某个语言的

多数词根声母带前置擦音
,

只有某一个或某几个词根声母不带
,

但与此相对应的其他语言的

词根声母有的带前置擦音
,

我们推测这些语言的古声母也带有前置擦音
。

至于某个语言某个

词根的声母为什么不带前置擦音
,

原因是很复杂的
。

如藏文的动词
‘

嗅
’

有 自主
、

不 自主的区

别
,

两者语音形式不同
,

却域语的
‘

嗅
’

有前置擦音
,

可能与藏文的 自主形式同源
,

道孚语和

扎坝语的 “ 嗅 ” 无前置擦音
,

可能与藏文的不 自主形式同源
。

因此
,

我们认为上列语言同源

词根的声母对应关系暗示了原始藏缅语的声母是带有前置擦音的 玮 是 受后面前 高

元音影响鳄化所致
,

由于多数语言的前置擦音舌位靠前
,

而且大多是
,

因此构拟其声母

为 粉 。

在无复辅音声母的语言里
,

也有所反映
,

如在普米语和彝语的多数词根中 气 演

变为 县 或 孕 在景颇语的 巨 ‘ , “ 七
, , 、

揖
‘ “ 白天 ” 中 分化为两个音节

在载瓦语的多数词根中表现为元音的紧化 由失去的 苦 所导致 贵琼语的 扮 全 部 脱

落
,

保留了鼻音
,

声 茄 “ 嗅 ” 中的 看来是 处于第二音节中的变音 参见表二贵

琼语的 仆钾 钾
一 “ 红 ” 木雅语与贵琼语相反

,

在大部分词根中丢掉了 而保留 了

却域语的 介 “ 白 天 ”
也是如此 在尔苏语多数词根中的演变比较独特

,

变

成了单辅音
,

而且元音整齐划一地变为

表一中羌语麻窝话与其他藏缅语相对应的声母都是
,

其中的 显然是 口音化 的结

果
。

峨 口话除 “鼻涕 ” 外
,

声母是 以 勺七的
,

其演变比麻窝话多了一个进程
, 口 口

气 的 化
。

羌语北部方言 气 现象与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卡瑙里语如出一辙
,

试比较

卡瑙里语 “ 心
” 、

欲 台一 亏“ 七 ” 、 “ 使嗅
” 、

一 “ 牙酿 ” ① 藏缅语的
“

牙

眼 ” 见表二 ” 。

气 在南部方言桃坪话里变为

大部分保留鼻音性质
,

但在 “ 穗子 ” 和 “ 心脏 ”

下列词根的对应更复杂些
。

表二

听 红

羌 麻窝 仁

亡

峨 口 舀 。

桃坪 口 玮 玮 协

藏文 玮

,

个别的变为 口 或脱落
,

基本辅音

两个词根中也 口音化为 了
。

牙齿反 青魔子

舀 。 已 口已

了
玮 一 玮 ② 野羊

嘉戎 金川

道孚

却域

山

玮

丫 ‘“

斑

擎 县 玮 “

仁

孔 ’

见本尼迪克特 《汉藏语概论 》汉译本 页
。

见
。

①②



扎坝 句 仙 玮 玮 玮 ,

普米 九龙 ‘ ,仆 “ “

尔苏 九龙 。 , ‘ 玮 , , 玮 “‘

贵琼 城 ” ,

成
,

丽
木雅 尽 弓 ,

加

彝 县 , 县 “‘工,

载瓦 ‘ ‘ 习 习 ‘

缅文 。习

表二的对应词中
,

嘉戎
、

道孚
、

却域等语言的 “ 听 ” ,

嘉戎语的 “ 红
” ,

却域语的
“

牙

敞
” ,

道孚语
、

藏文的 “ 青鹿子 野羊 ” 等词根的前置音是
,

暗示原始藏缅语这些 词

根的声母可能是 粉
。

但是 “ 听 ” 和 “
红 ” 这两个词根彝语的声母是清化鼻音

,

在表一中彝

语的清化鼻音声母是与一些语言带前置擦音的鼻音声母 如藏文的
,

缅文的
,

嘉戎语

的 昌 等 相对应的 另外
,

在 “ 听 ” 这个词根中
,

普米语
、

木雅语在鼻音声母音节前分别

有一个 声母音节
,

’

这些又使人怀疑其原始声母为 气
。

藏文的前置音
一

与 卜 一般不混

淆
,

但在表二的 “ 牙酿 ” 和少数词中却可以互换
,

如 玮 玮 “ 弄 浑 ” 、
玮 一 玮

“ 够得着 ” 、

一 “ 后牺
, 、

丘 “ 青 裸 ” 、 “ ’
、

说 ” 等
, 因此

,

我们推测表二中词根的原始声母可能存在 带 交替现象
。

在这些词根

中
,

羌语声母形式与表一一样
, 铸

在北部方言中都口音化了
。

峨 口话 “牙酿 ” 的词根只剩

下 气 是由于处于轻声音节的原因
。

麻窝话 “ 红 ” 的声母是 口 而不是
,

这有点特

殊
,

表二多数语言的 “ 红 ” 都是叠音词
,

可能古羌语也是叠音的
, 。 可能是两个叠音音节声

母发生异化脱落 而后又胯化的结果
, 以 娇

。

下列词根羌俗的 口音声母与其他藏缅语基辅音为鼻音的声母也有对应关系
。

·

表三

工

关

羌 麻窝

峨 口

桃坪

清油 芝麻

油
。 油
” 油

玮。 ’ 动物油

扭

咀唇

山。 。

山
欠

病
争

子 争

不

藏文

嘉戎 金 川

马尔康

道孚

却域

扎坝

普米 九龙

尔苏 九龙

贵琼

木雅

彝 喜德

仆 习 敬语

扭 争

下
习

“

‘

功

夺夕 ,

玮云

玮巨

云

习。

‘



大方 主 ‘ ‘

景颇
·

呈。, ” ”, , ‘ , ,

载瓦 县 , 句

缅文 ‘

表三各语言 “ 清油 ” 与 “ 芝麻 ” 、 “ 咀 ” 与 “咀唇 ” 等词根呈互补分布状态
,

语音上有
对应关系

,

其同源关系较明显
。

藏
、

嘉戎一等语言的 “清油 ” 是 “ 芝麻 ” 的转义
,

嘉戎 马

尔康
、

普米“
一等语言或方言的 “咀唇 ” 是 “咀 ” 的转义

。

藏文 的 “病
”

动 词 有 非 敬

语 名词为 和敬语 玮 习 两个词
,

大多数藏缅语的 “ 病 ” 都与 同源
,

长 如门巴 错那 , 、

载瓦 ‘、

橙
一

格曼 ‘ 、

阿昌 加
、

怒 怒苏 , 、

哈尼 ”,

等
,

但却域语
、

普米语 “病 ” 的韵母为鼻化元音
,

则是与藏文 玮 习 、 护 伺源
。 “

清

油 芝麻 ” 组同源词中
,

羌语的对应词转义为
“

油 ” ,

桃坪话还分化出一个 玮。” “

动物油
” 。

“ 清油 芝麻 ” 词根声母的对应关系 藏 缅 载瓦 自 和 “ 咀 咀唇
”
词根声

母的对应关系 嘉戎 昌 道孚 口 缅 普米 夺 载瓦 妇
,

还有 “病 ” 的藏文声母
。仆 等

,

与表一一样
,

暗示了原始藏缅语的声母为
。

而羌语与此相对应的声 母 是

子 多 峨 口
、

一
、

换位 一 不 麻窝
、 玮 不 桃坪 等

,

说 明

中的 奋
在这些词根里也 口音化了

。

所不同的是 份 在表一
、

表二中演变为清 口音
,

在这

里却演变为浊 口音
。

清浊的分化条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现在看 气
、

的演变例证

表四

毛 竹子 药

羌 麻窝 。 即

峨 口 昌
‘

。‘ ‘

桃坪 ”“

藏文 习 ①
,

。

嘉戎

道孚

却域

扎坝

普米

尔苏

贵琼

木雅

彝

景颇

载瓦

明
金川

平

砂 ” 护 ’ 羽 毛

九龙 巨

九龙

玮 , ,

‘

丁吕‘ 。。

万

甘

平护万

日

刃 日

了石

巨

减

① “ 。那 与 “ “肛 见于敦煌藏文写卷 号
,

笔者分别译解为 “ 〔 〕毛 ” 与 “ 咤须 ” ,

参见拙文

《敦煌 藏汉对照词语 》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 》 , 《民族语文论丛 》 年
。



缅文

从词根 “毛 ” 的声母对应关系 藏 嘉戎 却域 单 和
“

竹子 ” 的声母对 应 关

系 藏 却域 尔苏 平
,

可以看到原始藏缅语 的交替也出现在 之前
。

除麻窝话的 “ 药 ” 以外
,

气 中的 在羌语北部方言中都变成了同部位塞音
,

但前置

音 气 的变化却不象在 前的变化那样整齐
,

在三个不 同的词根中变成了三种不同部

位的擦音
,

在 “毛 ” , “ 药 ” 二词根中
一

还从原来的复辅音声母中分离出来单成音节了
。

“ 药 ” 组对应词的声韵母比较接近
。

藏文中还有一个意义为 “ 药 ” 的更古老的词
,

这个词只见于八
、

九世纪的敦煌古藏文文献 ①中
,

与此词相对应的有木雅语 护 ”、

彝语 “ ”

、

景颇语
、

载瓦语 丁 “‘、

缅文 等
,

这就使人怀疑表四诸语言的
“

药 ” 都是

藏语借词
。

羌语麻窝话的 大概是后期借人的
,

与峨 口话 印。 雅都话 , 三龙话

即 相对应的还有个 。 ,

是 “颜料
、

染料 ” 的意思
,

可能是早期借人的 音变的
结果

,

在晚期重新借人 、 以岩它便转义 了
。

由于藏语的 。 代替古词 大约是在

九
、

十世纪以后
,

变为峨 口话 印。 的时期只有在藏语通用 并被羌语借入以后

才有可能
,

由此可以推断羌语 气 以及 口音化的时间不会早于十世纪
。

井

芳

古鼻冠音的脱落

上述羌语方言都没有带鼻冠音的复辅音 麻窝话的 “ 美丽 ” 是个例外
,

这是

藏语借词
。

与羌语接近的语言除普米语外
,

嘉戎
、

道孚
、

却域
、

扎坝
、

尔苏
、

贵琼
、

木雅
、

纳木义
、

史兴等语言都有带鼻冠音的复辅音
。

在其他藏缅语的一些语言中也有带鼻冠音的复

辅音
。

在羌语与其他藏缅语的同源词上
,

鼻冠音保留得完整的语言比较少
,

多数语言只在

少数词根上保留了鼻音成分
。

如

表五

聋

羌 麻窝

峨 口

桃坪

藏文

木雅

扎坝

贵琼

道孚

嘉戎 金 川

彝

虫子

不

②

昌

旧的

“ 巨 ‘

背 孩子

已

③

旧东西

沐

‘ 破旧

① 见 号卷
。

笔者与罗秉芬合编的 《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 》 民族出版社
,

年 转

录并译注了此卷
。

② 根据一些方言的实际读音
,

将前置字母“转写成
。

,

③ 巴塘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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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
、

景颇

载瓦

缅文

习

习

高

丁刀

人
羌 麻窝

峨 口

桃坪

龙
名

一

藏文

木雅

扎坝

贵琼

道孚

嘉戎

彝

景颇

载瓦

缅文

绳子

孔 协

孔

习

电 昼“

孔 奴

孔

金川

。

斑

。

斑 斑

习
曰

习

马

气

叼 ①

它 一 ②

孔 ‘

奴。‘

。

‘一 ⑧

平

叼么‘

习

火

以上的对应关系
,

暗示了原始藏缅语 “ 虫子 ” 、 “聋 ” 、 “ 背 孩子 ” 、 “ 旧的 ” 等

词根声母是 甘 , “ 龙 ” 、 “ 绳子 ” 、 “ 高 ” 、 “ 马 ” 等词根声母是
。

鼻冠音保留得

最全的是木雅语
,

其次是扎坝语和藏文
,

贵琼
、

道孚
、

嘉戎等语言的鼻冠音只保留在部分词

根中
。

其他语言虽然在这些词根中没有鼻冠音
,

但也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古鼻冠音的痕迹
,

如

彝语
、

载瓦语
、

缅文 “ 高 ” 、 “ 马 ” 等词根 包括藏文的 叼 的古鼻冠音取代了基本辅

音
, 景颇语的 “ 绳子 ” 、 “ 马 ” 等词根的鼻冠音则从原来的声母中分离出来

,

成为前音节的

韵尾
。

由此可以推断
,

羌语古时曾有过鼻冠音
,

它的鼻冠音是后来脱落的
,

鼻冠音的脱落也

是排斥鼻音趋势表现之一
。

现代羌语不论南北方言都有一套鼻音韵尾
,

如峨 口话有
一 、 一 、 一 仆 、 一习 等

,

桃坪话

有
一

和 门
。

仔细研究
,

绝大部分词根的鼻音韵尾是后起的
,

其来源有二 一是通过汉语和

藏语借词进人 , 二是轻声音节元音弱化丢失后
,

鼻音声母粘附于前开音节后做韵尾
。

刘光坤

《羌语辅音韵尾研究 》一文 《民族语文 》 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
。

检查羌语与

那些尚保留有鼻音韵尾的藏缅语相对应的同源词根
,

可以看出羌语大部分古鼻音 韵 尾 已 丢

失
。

例如

表六

房子 水獭 果子 熟 名字 柴 狼

① 见于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献
,

转引自 一 。

, , , 。

及
。

②⑧ 复合词中的语素
。

‘

, 卜 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

‘曰 一



羌 麻窝 叭

峨 口

桃坪

藏文 灿 家

门巴 错那 “

景颇

丫电 饭 熟

、、卜夕

昌

白

刃

梅

见
载瓦 , 习

阿 昌 。。 习阅 卜

缅文 玮 ,

除了上述例子外‘ 表一的 ’, 乙” 、 “
,

白 天 ” 、

们

孔 幼 。 ‘ 豺

习 句 明
习 。钩 口明

习 梅

句 , ,

树

’ 玮句 习 ‘ 习
一

树 ,

玮名

“嗅 ” ,

表三的 “ 清 油 芝 麻 ” 、

“病 ” ,

表四的 “ 毛 ” 、 “ 药 ” ,

表五的 “绳子 ” 、 “马 ” 、 “ 高 ” 、 “聋 ” 等同源词根羌

语也全部丢失了鼻音韵尾
。

麻窝话的 由 “云 ” 峨 口话 是残存下来的极少数 古

带鼻音韵尾的词之一
,

这个词的鼻音韵尾不是后起的
,

‘

因为有些藏缅语与它相对应的词 以口

嘉戎语 毗
、

缅文 等 也带鼻音韵尾
。

其它非鼻音辅音韵尾也有少量保存
,

例如羌语

峨 口话 取 “ 黑 ” 藏文
、 “ 关节

” 嘉戎语 ” 、

藏文
、

叨
“

后

牺 ”
,

藏文
、

嘉戎语 哪琳
。

这在少数词中残存的古辅音韵尾可能是辅音韵尾

脱落趋势受到借词和轻声音变
一

出现的辅音韵尾增加趋势的冲击和抑制而保存下来的
。

古鼻音

韵尾的脱落虽然从表面上看也是一种减少鼻音的现象
,

但是它同前面所说的 气 后面的鼻音

口音化和鼻冠音的脱落这两种音变现象
,

在推动音变的趋势和阶段上都有所不同
。

卜吩退白 月叙淡架淡叙蒸叙挺眺淡架钱孰挑刹谈翻淡叙淡孰谈刹哭刹挑架谈叙淡 泥洲孰淡孰淡孰淡粼淡孰挑叙蒸孰挑孰涎刻淡孰澳叙谈刹别刹涎孰谈刹关叙澳孰孰 歌钱叙淡孰挑架挑刹洲

《现代维吾尔语语法 》 维文版 出版发行

二
,

二

少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

维吾尔族语言学家哈米提教授撰写的 《现代维吾尔语语法 》 形

态学飞
,

最近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

哈米提 自 ”““年以来
,

长期从事维吾尔语语法的教学

工作 , 这部专著是他几十年教学和科研丰富经验的总结
。

该书对维吾尔语语法进行了较全面

地描写
,

在理论上有新的创获
。

例如
,

关于名词的格位
,

国内外维吾尔语语法学界几十年来
一直坚持六个格位的说法

。

对此
,

哈米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

并作 了详细的阐释
。

再如
,

一

对

动词体系的研究也有新的突破
,

特别是对动词语气的研究
,

澄清了维吾尔语语法学界多年来

存在的模糊不清的认识
。

该书分十六章叙述
,

共 页
,

约 万字
。 。

一 一

—
一

片

力了尽热让详郭李著气再多的烤者见声
, ‘

乒书的汉盯作弓着手进行
,

飞 一 ‘ 一 一

丫 止
‘

了 飞

,

明 鸣
,

凳、


